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尼古拉斯·奥赫姆：在现代西方人类学和宗教的学界理解中，“仪式”（礼）有着两个相当不同的含义；一方面，它指的是与神圣有关的宗教仪式，涉及与诸神和/或精魂的交流与互动的行动。另一方面，这个概念也被用于世俗意义上，其指代一种非必需的、有实际影响的，形式化和标准化的表达行为——没有宗教或神圣意义的行为，而是指西方的礼仪观念。（这一术语确凿的中国概念，可参见陈璧生的文章）。
然而，人类学学界的研究表明，前现代的万物有灵论社会，对此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；人类学家和宗教学者所说的仪式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可与工作观念相媲美的，实际的和重要的活动——即在一个试验的世界中实现实际和物质目标的必要活动，在这个世界中，诸神与精魂，是“事物的自然秩序”的一部分，而自然被视作是有生命的，活着的。以这个角度看，仪式就是与诸神、精魂和死者的灵魂，以及有生命的自然界之存在所进行的各种社会互动。
仪式一词，来源于拉丁文名词 "rituum"，16 世纪走进英语语言，主要指代进行教会服务的正确方式。语文学研究表明，英语/拉丁语术语，取代了早期的，指代仪式性祭品和血祭做法的术语，因此，这表明仪式和祭祀的术语之间，存在着语言上的联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个词的拉丁语（古罗马语）含义，与相应的古代汉语含义相近--即做事的“恰当方式”或“惯常方式”——即意味着“正确的礼仪”（参见陈壁生一文）。
除却西方传统中宗教和世俗意义的仪式概念外，还存在另一不同但相关的仪式概念，它被用于动物学和伦理学（处理动物行为）；这种自然科学中的仪式概念，是指动物的本能交流行为，尤其是哺乳动物和鸟类。这一概念给原先的概念赋予了进化的功能：根据这一解释，仪式行为被认定在“生存斗争”中，给某些物种带来了一种进化上的优势。此类动物仪式，包括某些鸟类和动物的求偶仪式。
以比较的视野来看，值得一提的是，古代儒家的“礼”之概念，作为“规则”和“道德上正确的行为”，在中国被用来表达人兽之间的殊异，就像西方传统中将文化与自然对立一样 [文化的概念在西方思想中，被用来表达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对立]。换言之，中国人用礼的概念，来区分人类和自然，西方传统则用文化的概念，来表达相同的二分法（同上）。
陈壁生（同上）提到的另一儒家思想是，教导和指教人们正确的行为规则，还并不足以在他们身上安设出“正确的路径”；指教本身就需要伴随着礼。换言之，正确的行为，必须伴随着借助礼而感发出的，庄重和虔诚的性情。在西方人类学的思维中，这种观念和仪式，与赋予行动以意义的概念密切相关；它令正确/规范的行为具备深层次的意义。
作为对中西方文明差异的最后评价，陈壁生指出，现代西方思想，对自然和文化两者，进行了根本性的区分，而中国传统思想，则强调自然和文化两者之间的连贯性，在其中，文化作为人类行为的典范，是由礼来呈现的。但作为文化的礼，并不被（中国）理解为与自然对立；相反，礼是“接近天道”的，因此遵循“自然的内在规则”。当陈璧生说，圣王的“乐与礼”并非由他们自己创造，而是从他们的内在自性中发端，他的意思在于，乐与礼作为文化表现形式，与天的神乐和自然的内在运作相和。这就意味着，在西方思想中，仪式是与自然相对的文化，而在中国传统中，礼是与自然和宇宙的秩序相协调的文化。
陈璧生：“礼”是中国文化中的关键词汇。依据中国古代的准测，它象征着对美好生活的期望。故此，“礼”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如何过（理想）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理论。“礼”在中国文化中，不仅是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则，也是需要遵循的具体礼节和规范。它甚至可以被视作是代表整全（理想的）国家的法律与法规体系。换言之，“礼”的意图是适当的行为，而这一概念的延伸则要宽泛得多。“礼”并非刻于石板之上的（死物），它和时代一同不断变化。在这个意义上，现代中国人对“礼”的研究，不仅意味着对过往的追溯，也意味着对未来的展望。
